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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只是小说，作为内心情境的夸张化描写，绝不对应真实世界。) 
 

我和她并肩坐在悬崖边，一块大石之上。一伸腿，便会坠入面前的深渊，万

劫而不复。  
无声无息的黑夜笼罩着整个大地。风动，长发拂过我的后颈，在这个炎热的

夏夜，传来些许阴凉的感觉。  
不知不觉间，心跳舒缓了些。  
“我说 Gins 小姐……你想和我说什么呢？”我问道。在这里我曾经试图跳

下去好几次，但每一次都被人看见而阻止。  
真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  
然而那些阻止我的人，只是说些“不要轻生”之类的套话，或者带我回家，

嘱咐父母严加看管，便这样结束了。  
坐在那里神情专注地眺望远方的她会说这种话么？哼，这种话无论是谁都能

够像个木偶一样背出来的吧，何必那么认真呢？  
凭心而论，我想不出她会说什么。  
“其实，我也很想跳下去呢。”她突然开口，打破了这黑夜的寂静。  
我吓了一跳，没想到她竟然会这么说。想自杀的人和劝阻自杀的人难道会拥

有相同的心境么？不可能啊……  
“骗人。”我皱起眉头否定道。  
“信不信由你。”她回答，似乎对我的态度有些无所谓，“你……愿不愿意花

十分钟的时间，听我的故事？”  
故事？  
“哦，好啊。”我点头，“不过励志的故事我听得多了，如果是那种的话……”  
月光洒在她的脸上，我看到轻轻的一笑。  
“真人真事。”她说。随后，这个名为 Gins 的女孩，在之后的半小时里，打

开了自己的回忆。  
她把故事讲得相当细致，平静中带有波澜，听来让人觉得那的确是发生过的

真事，然而述说者自己似乎没有什么感情，仿佛故事里的主角，不是她一样。  
一种无以言喻的违和感。  
“哦，是这样么。”我听完了，说道。  
“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勤奋并不能创造一切。命运早在你出生的那时候，

就已经注定好了。”  
她以这句作结，随后默不作声地看着我。  
“呵呵，这个我知道。无非是让大家安分守己地生活，不要整天想着吃天鹅

肉。”我笑着回答。励志的话我听过一百遍，这样的话我也听过不下五十遍了。  
这种隔靴搔痒的伎俩，我早就已经麻木了。没人真正理解我，理解一个永远

徘徊在第二名的人的心情，于是就只能以教科书式的发言来说教罢了。  
面前这个看起来比我还小的女孩子，想必也只是普通的同情吧。  
我有些不耐烦地站了起来，不过出于礼节，脸上还带着微笑：“知道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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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后不做无谓的举动就是了。自己的生命是可贵的，不是么？”  
“是啊……”她却还坐在那里，低下头，以很轻的声音，“于是别人的生命，

怎么样都无所谓。所以我，把她推下了悬崖。”  
我呆住了。  
因为那细如蚊蝇的坦白，几乎差点将我一拳打晕。  
“你？你说什么？”  
“是啊，想要做第一的话，让第一消失不就可以了么？那个人是如此的讨厌

是么？她总是站在你的面前，无论你多努力都无法超越。你的生活看不到希望，

没有丝毫的成就感，每一天，每一天都背着包袱生活着，在阴影里生活着。哼，

不是么？”  
一连串的话语，穿刺进我的耳朵。一贯清醒的脑袋开始嗡嗡作响。  
“你……你不要教唆我去犯罪……”我脸上发烧，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连

连摆手，“我……我不会这样的。”  
那一刻，我真想拔腿就跑，再也不要见到面前的这个人。  
她一把拉住我。  
“回答我，有这样的想法么？”  
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凉。  
这个可怕的女人……力气怎么那么大！  
我分明知道这个想法是如此地不道德和荒谬，却怎么也无法将“没有”说出

口。  
天啊，我究竟在想些什么啊？  
一番无谓的努力之后，我停止了挣扎，转过头来和她四目相对。我惊奇地发

现，她的脸上，有很细的两道泪痕。  
是刚才么？  
“听好了，不许再来烦我！”我拿食指指着她的脸，朝着她吼道，“我不跳崖

了，我割脉，你管不着！”  
和刚才的情况完全相反，这次她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  
“随你便。”  
她看着我，终于丢下三个字，一甩身，渐渐消失在黑夜深处。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个名为 Gins 的女孩。  
起初我并不在意，只是因为这个，再也没去过悬崖那里，也没有什么自杀的

冲动了。割脉什么的当然只是说说，我可没有勇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鲜血流

尽。  
倒是成全了她的好意。  
可是在半年之后，当我再想起这事的时候，突然觉得，或许她并非我一开始

预料的那样，是以一颗所谓“慈悲”的心特意过来说教的。  
她完全没有理由这样做；她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因为，她和我是相同的人----

所谓承载着“优秀”之名，但永远不能攀上优秀顶峰的人。  
她只是想要找个有相同境遇的朋友，共同诉说些心事吧。可惜……  
“嫉妒心是可以杀死人的。”自己只是想想，而她却已付诸行动……她小小

的身体里，将会承受怎样的负担？  
在应该安慰的时候没有安慰，这或许是我的过错，我不敢想象。  
我不禁有些着急起来了。  



好几次，我带着莫名的焦虑，梦见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女孩。我试着给她写

信，然而每次提笔，都无法下手。  
“无论如何，你是个优秀的人，这就够了。”或者是“没事的，你还是比很

多人活得快乐。”诸如此类的话，居然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不过我确实说了----然后狠狠地划掉，换一张信纸。  
究竟应该说什么呢？  
不知道。该死，这个世界一旦有了比较，那真是糟透了。  
自己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又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别人的呢？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了很多回，写了很多东西，却总是得不到一个最终

的结果。人都应该争取第一的不是么？可是为什么各人的命运，各人的智慧，会

在出生的时候注定？  
这真是个不公平的世界。  
唉。  
然而我总有愧疚感，并因此无法平息自己不断思考的冲动。似乎那个女孩一

直在那里，一直在那个悬崖边上，等待着答案。  
天，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大多以发疯告终，那大概就是

因为这个原因吧。  
终于某一天，我抱着所有这些信件，来到那里。  
不管她现在在哪里，不管她是死是活，我总之想告诉她，我尽力了，没答案

也没办法。我承认我的无能，要问的话，就去问那个第一好了。  
哼。  
那又是一个夏日，不过是白天，万里无云的天气。  
我呼吸着新鲜空气，大声朗读着所有写过的信件。读完一封，就把它扔进一

旁的火堆里烧掉。  
烧掉十多封之后，我突然停下来了。  
我忽然不想烧了。  
这两年的心血，难道就白白浪费，变成飞灰么？我不愿意。  
天空还是湛蓝色的，一切都没有变，只是----原来是这样，原来我从小以来，

就那样的愚蠢，愚蠢到要从别人手中，找到自己。  
这一叠信，这所有的文字，这两年来所有的挣扎与苦闷，正是我自己，存在

于这个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证明。 


